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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夏至前后，雨似乎异于往年，变得
格外多情，淅淅沥沥没日没夜断

断续续的拉锯，以至于接到去采风的电话
时格外优柔。也许雨中的草海会格外的妩
媚多娇吧，也需要我们以别样的眼光去发
现苗疆的她别致的美。这样一想，心里豁然
开朗也就不再寡断，且美其名曰风雨无阻。

实际上我对盘石这个地方的好奇，一
直保留了很多年，直到 2010年第一次到过
之后，好奇才开始被具象化所代替。

松桃苗疆秘境神奇瑰丽的自然风景，
在盘石这个地方得以完美的展现：响水洞，
红石林，黔东草海等等。当然，如果关注它
的人文历史，也可以沿着响水洞九曲婉转
的接天梯田的天梯来路，去追寻皇姑城、石
柳邓以及南长城、屯堡的过往留在盘石民
间鲜活的化石样本。

大兴和盘石，不仅在行政上，从自然的
角度来看，它们也是牢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隆起的腊尔山台地始终将这两个乡镇
的地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冒雨从大兴往
盘石方向行进到黄连，40余公里路程海拔
从约600-700米缓慢抬升到800米左右。其
实采风的大部队是从松桃县城出发，出了
松桃城就到响水洞脚下，会更直观的体验
到海拔立体的突然变化。抬头可见的黄连
就在头顶，山势岿巍，高耸云天，响水洞的
水瀑高悬半天外，有李白“飞流直下三千
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既视感，爬坡的车
程是需要十几分钟才能抵达的存在。

抬升的海拔在黄连并不是代表苗疆的
高度。从黄连到盘石，从盘石到黔东草海抑
或红石林景区的行程，仍然是在山间低洼
之地行进，因为无论是黔东草海还是红石
林，他们的所在是腊尔山台地之巅，高度从
800米陡然抬高到1300米，那才是天苍苍
野茫茫呈现出让人无限神往的苗疆胜景。

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抵达目的地，看
着斜风细雨下似曾相识的风景，采风同行
者讨论的话题飘过耳旁，脑海里止不住出
现第一次登临黔东草海的画面，像飞机轰
鸣迅速把我的思绪拉回记忆深处。

二黔东草海的核心区是被山脊缓坡
连接几个山头组成的高山草甸。

在如丝般细雨织就的天幕下，能遮住眼线
的山顶隐隐约约不知被雨幕还是白雾笼
罩，碧草覆盖的山脊缓坡呈现或浓或淡的
优美曲线，转动的风车巨大的叶片，时隐时
现，犹抱琵琶半遮面，仿佛一半来自天
外，一半来自人间，一半来自现实，一半
来自秘境。

我高中时代去松桃走的凉亭坳老路，
因山高路险已改成了经长坪走黄连的新国
道。每次经过黄连，我总是乐此不疲看天梯
的万千气象，并对黄连后面那些地远镜头
里凸起的光秃秃山峰充满好奇。沿着从往
黄连往巴茅方向的公路，爬上那些给我留
下好奇印象的山峰，却已是发生在 30年之
后的2010年前后的事了。

那个年代我在家乡养黑山羊不久，为
了找寻两头好的种公羊，我带着的一个兄
弟，动用他的皮卡车才得以成行。

2010年的前一年，松桃整合资金 7100
万元，全力打造“黔东草海”，建成高标准人
工草场2.3万亩。其时恰逢国家实施北牧南
移战略，国家资金和私人资本涌入松桃，盘
石无疑用自己的行动接住了这波泼天富
贵，成为跨界发展资本和国家政策匹配资
金的投资热土，从全国各地采购来的不同
品种的种牛、种羊、种兔……纷纷在草海扎
根落户，发展的声势把盘石这个偏僻的
乡镇，仿佛一夜之间在黔东奏响了脱贫
进行曲。

原来的荒山草坡，变成了“蓝蓝的天上
白云飘，白云下面牛羊儿跑”的水肥草绿的
草海。据官方的统计，那时依托草场建成的
圈舍有 2.25万平方米，投放种羊15380只，
建成黑山羊繁育基地3个，白山羊繁育基地
1个，努比亚种羊扩繁场2个。肉牛养殖场2
个，牛1250头、种兔5680只。野猪865头、肉
鹅 2300只、山鸡 8800只，发展农户 650户。
吸引外出务工人员5800人回乡创业、就业。

记忆里我和堂弟到达黔东草海是在春
意料峭的五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那时候我
也没有前述所写的整体大局观，仅凭自己
和堂弟的直观感受来评判好恶。上山处有
一座我和堂弟并不感兴趣的大型肉兔养殖
场，站在那里抬头望山上，山坡上成群牛羊
像天上的白云一样飘过，看得人心花怒放。
堂弟开车的速度非常契合我那时的心境，
加大油门在陡峭的之字形上坡路上迂回曲
折前进。

那些在眼前突然抬升隆起的山坡，在
地坪沿草地绘就的起伏意境，有一种观水
墨画的舒适感。要是把响水洞脚下山间坝
子比喻为松桃的水乡江南，黔东草海则当
之无愧成为松桃的青藏高原。

时间回溯到 2019年 3月的黔东草海，
现在的核心区位置游客接待处，当年还是
一座大型的山羊养殖场。一下车，第一期安

装的风力发电机所在的山头以及那个方向
的山坡间，也建有两三处养殖场，有的养黄
牛，有的养白山羊，也有和我一样的养黑山
羊。冬天刚过去不久，正是牛羊跑山闹青的
季节，又正逢下午，可以在野外更好观察羊
的健康状况。在后来安装风力发电机侧边
山坳的那家养殖场，大老远就看见一群瘦
骨嶙峋的羊，堂弟小声提醒我：“莫走过去
看，感觉那群羊不太健康。”

在这次采风表演场地上，那天我和堂
弟遇到的是一个抱着一只黑色小羊羔的女
子。表明来意，问她家的羊在哪，说我们去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种公羊。那个女子就抱
着那只小羊羔，在前面带路。前两天才下过
绵绵细雨，她穿着的雨鞋粘着厚厚的一层
泥，踩在草地上不太稳，时不时要滑一下。
原来她家的羊已经回羊圈了，几只正在育
婴的母羊被关在一旁的育婴房里，其中一
只母羊正在哺乳，两只小羊尾巴急速地甩
动，身子随着吸吮的吐纳一耸一耸地拱动
着。她放下那只小羊羔，转身带我们到羊圈
里去参观。她养的是黑山羊，在我和堂弟看
来，还是达不到我们对种羊的期望：羊毛色
粘不拉卡，还有些羊像感冒了，羊圈里的咳
声此起彼伏，也不知是护理不到位还是尚
处于对环境的应激期。她推荐的种公羊，应
该是她引种过来的，年龄偏老。估计她和我
遇到同样的问题，抱有同样的念头，想置换
种公羊，但彼此都没有说破。

这个疑惑还是在波尔山羊繁育基地得
到的答案。波尔山羊繁育基地的位置就在
堂弟停车的地方，也就是现在我们采风团
落脚处的游客接待处，我们在这里聊天，兼
品尝特色美食野外烤全羊。而15年前来的
那时候，接待我和堂弟的是该养殖场的老
板。他自称冉经理，一个精明干练的中年
人，养殖的品种却是波尔山羊。冉经理讲话
有水平，有见地。他说这个地方太高，又冷，
外面引来的品种，水土不服，很难适应这里
的高寒环境，加上有些管理技术不规范，要
想走出最初热情投资高峰后的落差，存在
认知盲区，也有现实的困难，只有提高技术
含量和一定的养殖经验积累。虽说想象力
丰富是创业的动机，只有冲破建圈舍有草
坪就能养好羊的传统认知，才能在适应期
的低谷里觅见生机，看见希望。

拜服于他的理论，却败于他推荐给我
的种公羊。并不是我爱挑剔，而是他推荐给
我的种公羊，一头品种是努比亚，另一头的
品种是萨能，都是优良品种。据堂弟估计是
头年底才生下来的半大公羊，充其量年龄
半年，尚未成年，报价不菲。而我嫌价格过
于昂贵，便推说想买两头成年的，冉经理也
干脆的表示爱莫能助，成年的种公羊只能
满足他自己二百来头的母羊的需要，还没
有出售的打算，只能说抱歉。

堂弟对草海一带非常熟悉，于是避开
来路直接从山的另外一边公路开车下山。
路边山脚有一家现代化的努比亚种羊扩繁
场，我和堂弟与该养殖场的门卫沟通被拒
绝入内。正在遗憾准备离开时，不经意抬头
一看后面的山头起火了。

春初虽说白天一天长于一天，但山间
下午5点过钟却已接近傍晚。堂弟和我显然
对山火一无所知，满心焦灼地看着火线
迅速地在山上蔓延，于心不甘，连忙大声
喊养殖场的门卫看，说山上起火了，要不要
报警。

那个门卫抬起头仰望着巨大的山体上
越来越大的火势，说不必大惊小怪，春天来
了，草场也该换新了。

三准备好雨具，牵上小女的手，抬头
看向雨雾弥漫的山巅，上一次没

有时间没有闲，这次准备要在雨中攻克
全境。

在雨中拾级而上的阶梯，像天梯一样

笔直，却与响水洞以梯田构建的江南婉约
风格的天梯形成强烈的对比，与草海的开
阔、雄浑的奔放格局浑然一体，大巧不工，
不需要任何技巧和装饰来渲染，直上直下
的过程，就是人间和天上的分割点。哪怕成
群结队，也会让人感到是在孤独的攀登，旁
若无人的飞升。

但第一次到访的记忆，却依然占据和
左右了我全部的意志。

我和堂弟既惊异于映红了半边天的山
火，也惊异于那个养殖场门卫处乱不惊的
无动于衷。原来对我们拒之千里之外的门
卫，因于讨论山火话题，关系开始慢慢融洽
起来，我们才知道这边的山头原来在扩建
草场，建设指挥部已下发了通知，才后知后
觉。同时，通过门卫介绍，也知道了被拒的
原由：努比亚山羊因为是人工授精育种，第
一批羔羊还没有足月，下半年才对外销售，
目前时机没有成熟，尚未对外开放。

火势越来越大，抬头再看时半山上的
火线已包围整个山头。山上风大，已听得见
山火借着风势发出“豁喇喇”颇具威势的火
候之声，响彻山谷。堂弟和我谁也没有提起
还要赶几十公里才能归家的话题，也许是
山火造成的景象，吸引了差不多同龄的我
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过山火燃烧的
景象了，所以善谈的堂弟在看山火的过程
中，开始讲起一些他小时候看到山火的故
事，也让我有如身临其境般的意味。已经有
些燃烧过的草木灰，仿佛从天际飘落下来。

继而回过头来，眼前的景象却像坐在
过山车上般的惊险了。山间湿气结晶成雾，
一些长着翅膀，有着蜻蜓一样身子，但头上
多了一对细长触角的蜉蝣，在那些水雾结
晶和飘落的草木灰间，振动着长长的亮闪
闪的翅膀，往山火的方向展翅飞舞。它们的
翅膀没有蜻蜓那般轻盈，仿佛翅膀也被雾
水浸透，显得笨拙且难以承受自身的体重
一般，速度可以刚好飞起又感觉到吃力的
样子，所以翅膀扇动的频率，也显得有些迟
钝，与蜻蜓刚健轻盈有鲜明的区别。但它们
的数量，却是像水雾晶体里的黑色精灵，密
密麻麻地越聚越多，形成一个迅速螺旋转
动着不停扩张变大的空洞一般。

堂弟一直在农村生活，对山鸟有着与
生俱来的辨识能力。我们的目光随着飞鸟
的身影起落，堂弟既像是对我，也像是自言
自语的说，这些鸟是叭叭雀。见我知其然不
知其所以然的表情，他又以一种调皮的语
调说翻译成书面的语言，就是八哥。

山上的火线已经变成两条火龙，一条
往山顶上盘旋，一条朝山腰以下龙跃于渊，
中间过火的开阔地越来越宽，像一条束着
山体的腰带，不断地改变着山体上的颜色
和形状。堂弟说，要是再过上半个月来看的
话，这里又将是嫩草满山，碧绿通透，是牛
羊最爱了。

堂弟的圆脸上映着山火的红色，在他
那山上山下不停跳脱的语境里，另一个奇
异的景象也在隐隐约约积蓄着扩张的力
量。山间低洼之地里那些冒出的水汽，宛若
被施了魔法一样笔直的从地里长了出来，
一丝丝的有了灵气不停地往上生长，像一
颗颗的晶体被一条条看不见的线穿成水晶
的链子，风一吹将它们打碎，便有叮叮铃铃
的声音不绝于耳。接下来又汇合成一团团
的白色水雾弥漫开来，形成了雾团，一些更
细小的微晶，在山火的映照下，像红色的精
灵在无规则的上升、下降、平移，明灭。在神
秘空旷的山间，仿佛平白无故隐藏着一个
异常活跃的超导大型粒子场。

堂弟和我一样不知不觉地闭口不再说
话。头顶上的山火照亮了整个山谷，宛若替
下山的太阳继续恩赐着这片土地。夜鸟对
蜉蝣空洞的猎杀也还在继续。它们在铺天
盖地的蜉蝣空洞里已经杀红了眼，也像在
旋涡的空洞里有了缺氧的感觉，会笔直的

冲上空洞的顶端去呼吸新鲜空气一样。遇
到这种没有抵抗的杀伐，夜鸟也由最初的
生理需求，转变到享受追逐过程产生的兴
奋快乐，追逐着享受着这不可复制的稍纵
即逝的美食大餐。

当我们置身于超导大型粒子场中时，
那些微粒的晶体对我们并没有产生任何的
伤害和冲击，相反，还为我们屏蔽了所有的
神奇的景象。山上火龙的威势只有火候的
声音传过来，声音却像被水浸润了，柔软
了，夹杂着沉闷的调子。虫子的空洞也瞬间
无影无踪，夜鸟也不知是大快朵颐之后是
夜遁了，还是吃饱喝足后飞不动了，也许还
有一种更大的可能，夜鸟是被飞着费力的
蜉蝣空洞吞噬了。

驶出山谷也是爬坡的一段路，爬到山
顶才脱离山谷，天已尽墨，却红光映照。山
顶的风很大，气温也低，天空有星子在闪
耀。山顶的路边停着夜行的几辆小车，车上
的行人都站在路边眺望。堂弟停车，我们不
约而同下车，和那些行人站在一起，往面临
山谷的一面看去。

那个夜晚呈现在我眼前的景象，我毕
生难忘。

在山谷里已被雾气屏蔽的山火，正一
览无余明明白白的展示在眼前。山谷中云
蒸霞蔚，被山火映照着仿佛正在夕阳中翻
卷着绚丽的火烧云。那起火的山头，像突出
于海平面的一座活火山一般，在夜空里熊
熊燃烧着。那火势随风摇摆，好像山在火中
痛苦的战栗，挣扎，也像一只正在涅槃的凤
凰浴火，渡着重生前的劫。

火线在山顶合流，杂草被燃烧的烈焰
席卷，直冲云霄，却也只在须臾之间，所有
的海市蜃楼般幻象又归于夜的沉寂黑暗。

此后好些年，第一次造访黔东草海，一
直是我和堂弟见面后永不疲倦的谈资。

四天梯的尽头也是缓坡的绝顶。山
顶上是一座亭子，可以用来遮阳

避雨。站在亭子里，也是站在雨里。山顶上
山风裹挟着雨呼啸而来，我们分明可以看
见，山下的雨是从天上往地下的落，而亭子
里的雨是横向的扫。

小女挣脱了我牵着她的大手，这里看
看，那里也看看。大家的热情丝毫不受影
响，该聊的，三三两两的聊着。想看的，雨和
水汽充盈着四边寥廓的旷野，打扮得像个
绰绰约约的仙子。要打卡的，便摆好造型迎
接手机镜头的定格。

差不多是微信诞生一年之后，我才开
始下载和使用。黔东草海在我和堂弟的谈
资的那些年里，我因为养殖的失败远离它，
但也偶尔有从朋友圈里看到黔东草海的信
息。特别是 2019年装上风力发电机之后，
隔三差五就有朋友到大风车下，或者带着
帐篷在草坪上露营，或者带着孩子去草海
度周末放风筝，又或者一家子在清风习习
的清晨，看冉冉红日刻画草海轮廓的光迹，
黄昏时分极目远眺落日熔金涂染草海的灿
烂过程……拍成照片或视频发到朋友圈，
那些唯美恍若梦幻的图景，让我想起诗和
远方，也想起自己和黔东草海的关联过往，
想起没有买到种羊的遗憾，想起和堂弟邂
逅的奇幻瑰丽的景象……

但我知道，第一次去草海的经历是那
个时代的剧烈发展变化的一个部分，具有
偶然的不可复制的原因，要想重拾那些记
忆没有问题，若想再来一次邂逅却已是缘
木求鱼的绝唱。

现在，这些过往已自动生成为黔东草
海不同侧面不同风格的景致。

五站在亭子下，亭子在山顶，看周遭
万山，宛若万山皆聚于一身。抬首

望天，又仿佛据苍穹为城郭，浩宇鸿蒙，寥
寥星河，万里河山！

我在雨里，仿佛看见那不能挡风，也不
能避雨的亭子，有人用其来安放日复一日
的奔波，让日子渐渐归于平淡：晨起暮落，
早出晚归。有人用来平复在谋生路上的波
折，不丢热爱，不失方向，即便在这样平凡
的日子里，我们仍可以活出诗意与从容。有
人用来寻找在人间柴米油盐的烟火气里，
依然有趣、有爱。还有人用来忘却过去，忘
记烦恼，理顺理想和期待。

在这里，你可以把它看成凡人的登仙
台。所以，在雨里，分明可以看见，山下的雨
是从上往下的落，亭子里的雨是横向的扫，
像尘世的烦恼拖着长长的影子，像上苍手
里挥舞的鞭子，将你要出世的惊慌，害怕，
恐惧，厉害，烦恼，情绪，孤苦、孤独，算计，
勾心斗角，利益算计，隔阂，不睦，癫狂，发
疯，伤害，屈辱，自大，骄傲，混乱，规则，无
序，一鞭一鞭抽离你的身子，那来自天外的
力量，避无可避，藏无处藏，抛无可抛，随风
而来，随雨而去。那些地上，满是舍弃看不
见的负面情绪。

在这里，你还可以把它想象成仙人的
入世之门。入世的身后，空旷，神秘，浩渺，
鸿蒙，仙气，透明，碧蓝的天……入世的身
前，碧绿的草，啃食青草的牛羊，飞翔的飞
鸟空中的剪影，遥远的天际线，四下苗疆村
寨的红尘清寂与繁华，清晰而又纤毫毕现，
混沌而又弥蒙。

所以雨天的登临，是苍天在黔东草海
给每一个旅人展示真理的另一个层面，他
导引着你去体验，去呼喊，去低吟，去领会，
去禅悟，去释放，去舍弃，去得到，去安魂，
去启迪，去思考，去逃避，去接触，去呼吸，
去唱歌，去写诗，去哭泣，去热闹，去孤独，
去清高，去低微，去拍照，去打卡，去草海云
天，去沐浴雨雾，去涤荡心灵，去领悟自然，
领悟快乐，领悟雨中的风情，领悟登高的博
大，领悟境界的变化，领悟人生的意义，领
悟爱和美——山头上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
风车，每一转即是一个轮回，他忠实的记录
着，浪漫而又自由的灵魂，隽永或轻盈，泰
山或鸿毛。

把我从冥想状态拉回现实的，不是跑
到我身旁的小女怡寻说冷，而是一直随大
部队一同到达的县花鼓协会会员的花鼓炫
技。那让人眼花的花鼓15棒，带着远古冲
锋越阵军号令的基因让人心潮澎湃，豪气
干云，那带着遥远故地乡愁旋律的芦笙独
奏和苗疆原生音乐二重唱，却有让人心生
欢喜的小确幸。

把我从冥想状态拉回现实的，不止有
花鼓芦笙的欢歌，还有在贵州爆红的黔东
鬼才团歌手的献唱。雨一直在下，丝毫也淹
没不了他们在草坪上放歌的热情，大家撑
开雨伞，披上雨衣，在风刀雨剑的黔东草海
之上，在天似穹庐的旷野之地围成一个团，
跟着歌手的旋律唱呀唱，跳呀跳，拍呀拍。

于是，我们2025年春天在那个1300米
海拔上的采风，仿佛捕来了夏夜21℃的风。
后来黔东草海每天夜晚的音乐会，就像收
集到了腊尔山台地灵脉发出的灵气，也用
本土音乐人吸引了远远近近前去捕风的人
群，仿佛是响彻神秘苗疆越来越响的回音。

六回到大兴家里的某天早晨，小女
怡寻醒来即兴高采烈跑到我忙碌

的身前。她小小的脸上透着一丝神秘：“爸
爸，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变成了
一只蜻蜓，巴在黔东草海那个大风车的一
片叶子上。那片叶子不停地转动，一会而把
我送上云端，一会儿冲向草坪。我想抓一巴
掌的云团带下来给你看，一松手被风车的
叶子甩了下来，好痛，就把自己哭醒了。”

“爸爸想看看，你给我抓来的云团。”
她一脸认真的伸出自己小手，打开手

掌。在一刹那，我仿佛看见，有一缕黔东草
海上的清风拂过她的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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